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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停了，他们终于要继续赶
路回家了。也许是雨后路滑，也许
是新买的凉鞋不顺脚，伍仟妹脚下
一滑，崴了脚踝，痛得不行，走路都
不稳，怎么办？

邬树龙灵机一动，俯下身子
说：“我来背你吧。”

伍仟妹难为情地说：“被人看
到不好吧？”

“怕什么，有人问起，就说我们
俩谈婚了。”

“不行！”
“那，再想想办法吧。”
“你去弄根棍子来。”
“好。”
邬树龙便去山边竹林里弄了

根野竹子过来，伍仟妹拄着竹棍，
由邬树龙在一边扶着，一瘸一瘸
地慢慢往回走，直到临天黑才回
到伍家。

邬树龙以关心伍仟妹的脚伤
为由，每天早晚都到仟妹家中嘘寒
问暖，帮她弄药，还帮着伍婶做些
重体力的家务事。

听说邬树龙要与伍仟妹结婚，
黄玫瑰急了，忙去追问：“她伍仟妹
有什么好？我不行吗？”邬树龙说：

“你还小，我们不合适。”
“你嫌弃人！”听到邬树龙说了

那句话后，她不高兴地走了。
伍婶呢，倒是默默地认了他们

两人之间的事。单梅倒也看出了
伍婶的心事，便故意试探着问了
句：“邬树龙怎么样？”

“你说呢，还能怎么样？”又
说，“昨晚上都半夜了，还在仟妹
房间赖着不走，也不知聊些什么
东西。”

“哎呀，我说你也是老昏了头
了。都这样了，还不帮他们张罗婚
事咧。”

“那你去做媒呀！”
“你不点头谁敢去喔？”
“去去去！”
“嘻，嘻……”
于是，单梅拿了邬树龙与伍

仟妹两人的八字找了个算命先生
看看。

那先生看过八字之后，也不说
什么，只在一张黄纸上写了行字，
交与单梅，单梅一看，不甚明了，便
拿回来给伍婶看，伍婶也看不懂，
投到松叔公处。

松叔公正与几位大爷叔公在
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
松叔公接过纸条，眯着一双老花
眼，看了半天，许久，才开口。“这个
邬树龙，可不得了……”

稍停了停，喝了口水，继续说：
“曾经有人断言，邬树龙就是一条
懒虫。从小浪荡，不务正业，看上
去也不起眼。一旦他睡醒了，就是
一条龙！总会弄出些事来，而且还
会把整个村子搅得风生水起。你
不要看他今日这个衰样，他会行运
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他是要做
一番大事业的，只是他的生命中的
贵人还没出现呢。”

果真是这样吗？众人怀疑。
这时松叔公叹了一声：“可惜

了，可惜了。”随即将那张纸往桌子
上一放，起身拍拍屁股走了。

一阵风起，桌子上的那张黄纸
飘落地下。

有人就看到了，是“卧龙晏起”
四个字。

有人想起来了，邬树龙的房间
里靠窗的地方，就张贴着一副对
联：“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
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横批“卧
龙晏起”。

当听到松叔公的一番话后，伍
婶的心里就有数了。

仟妹的事定了，新郎就是邬树
龙！

在邬树龙与伍仟妹的婚宴上，
单梅喝醉了，端着酒杯到处去敬
酒，特别是在长辈们面前，更是献
足了殷勤，她说：“我高兴呀！”

她问伍婶：“这回信得过我这
个媒人婆了吧？”见伍婶点了点头，
她又拍拍伍婶的肩膀说：“冇好人
家，有好后生就得了哇！”

因是邬姓本家，邬树龙与伍仟
妹的婚宴，邬荣昌一家也去参加
了。邬日苟因向伍仟妹求婚不成，
反倒被邬树龙求婚成功而心生醋
意。邬荣昌看不过眼，因此而起恨
心。邬日苟对邬荣昌说：“爸，你当
大队干部时，没有亏待姓伍的吧？
我是没什么本事，配不上伍仟妹；
可伍婶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你
呢？兑个亲家就那么难吗？”“哎，
还不是邬树龙闹的！走着瞧吧，总
有一天……”

（二）
邬树龙与伍仟妹结婚后，夫妻

俩便在离村口不远的自留山上的
茶园里扎根耕山。

这片茶园是当年生产队集体
开发栽种的，但山坡地是邬树龙家
的祖宗山，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

制之后，集体解散，这片茶园丢荒
无人耕种。所以，邬树龙夫妇在这
片自留山上继续种茶种果树,也就
理所当然。而邬树龙刚好每天也
要去仙人嶂深山里挖些树根卖些
钱，树根挖得多了，就堆放在茶山
上。毕竟伍仟妹还是比较有主见
的人，便与邬树龙商量着在茶山
上盖起几间简易砖瓦房，一间住
人，一间灶房，二间猪舍、鸡舍，门
坪堆放树根杂物。逐渐地，夫妇俩
倒也自由自在地过起一段幸福的
日子来。

邬树龙与伍仟妹结婚后，黄
玫瑰经常会过来帮工。因为勤
快，肯吃苦，样样事情做到家，俨
然是个得力助手，深得伍仟妹的
欢心，所以，两人也蛮投机，情同
姊妹。

积累了点本钱，邬树龙便将祖
屋作了翻新，接着又买了台拖拉
机。农忙下地耕田，家家户户都请
他的拖拉机去，虽然花点钱但省人
工省时快捷。到了春耕夏种时节，
他就挺忙；平时就帮人营运货物，
还时不时跑江西，跑兴宁，过梅州，
走长途运输，收入不薄；这样一
来，尝到甜头，夫妇俩干脆不耕山
了，树根也不去挖了，专门跑起运
输来了。这样一来，邬树龙的茶
园日渐荒芜。

一晃，过去多年。
那年夏天，农闲时节，同村

本家邬日苟、邬飞年兄弟俩找上
门来。

邬日苟说：“龙哥，我想借用你
茶园那几间屋舍，作为做爆竹加工
厂的临时配药仓库。”

“爆竹加工配药仓库是个非常
危险的东西，弄不好连我的那几间
瓦房都会上西天！你们最好不要
打我的主意，出了问题难负责任。”
邬树龙说。

邬日苟拍着胸脯发誓说：“我
的配药技术在村中是最过关的，绝
对放心，你看村上那么多人做爆竹
加工，都没事，我邬日苟也当然不
会有事。有事我负责！”

邬树龙此时正在吃早餐，手拿
筷子直指邬日苟：“你以为我不知
道吗？前段时间，阿德老师的老婆
不就是因为在阿笨闯那里做爆竹，
发生了意外才受伤的吗？还有，
上个月，阿斗家里的爆竹成品不是
也发生了爆炸吗？你敢保证，不
出事？”

邬飞年：“龙哥放心，万一出了
问题会赔你的。你是怕我们借了
不还吧？”

邬树龙：“老弟，不是我睇不起
你们，我是担心你们到时连赔偿
的本钱都拿不出。何况是借用，
最怕久借不还哩！想想一点好处
都没有。”

说起来，这邬日苟与伍仟妹母
亲娘家还是亲戚哩，最后看在沾亲
带故的面上，邬树龙还是同意把茶
园的屋舍借给邬日苟、邬飞年兄弟
俩。但既然是借用又是做炮竹生
意，租金是少不了的。于是双方便
签订了租用合同，租金是每月二百
元，一共租出三间屋舍。

开始几个月，邬日苟倒也蛮守
信用，每月都将租金兑现。但半年
后，因为邬树龙夫妇俩忙于跑运
输，未及时过问租金的事，而邬日
苟兄弟俩每次见面都说手头紧，下
次一起结算，他们也知道邬树龙现
在有钱，根本不会在乎这么点租
金，所以便不了了之。

纯朴的楝花村人，往往就是这
样，久借不还不是债。你借给人家
的钱物，年长月久不见归还就是等
于送给人家的了。如果不碰到征
地，这样的问题恐怕永远也就不会
有人提起。

但，邬树龙担心的问题还是发
生了。

（三）
1993年夏天，京九铁路建设征

地开始了。
施工未始，铁路建设指挥部的

李指挥在勘查现场时首先看中了
邬树龙家那片荒芜的茶园。

一侧平坦的山坡向阳，临近
溪水，又有现成的几间瓦房，可
做临时指挥部及施工队驻扎营
寨 ，将 门 坪 边 那 片 茶 树 果 树 砍
了 ，还 可 多 搭 几 间 简 易 工 棚 堆
放机械。

因此，通过村干部做通邬树龙
的工作，付了几万元临时用地征地
款，准备在“五一”节前一天，将机
械搬运到这里开始安营扎寨。

那天，机械刚到村口，对面山
坡上的屋子里便冲出一个大汉横
在大路中间，手中挥舞着一条扁
担，满口酒气，大声嚎叫：“不准
前进，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
准过来！”

开始，李指挥以为是邬树龙反
悔，不同意他们征用他的茶园，一
问才知道，这人不是邬树龙，而是
邬日苟。只听他反反复复地也就
是一句话：“我是邬日苟，这地方是

我的，我不同意征地！”
不多时，镇政府及国土所的征

地工作队来了，村干部也来了，邬
树龙也来了，好多村民都来了。大
家都莫明其妙，邬日苟今天是疯
了吗？忙问邬树龙是怎么回事，
邬树龙忙说，“跟他没关系，这地
是我的。”

于是，邬树龙便上前一步对邬
日苟说：“邬日苟，想死呀，莫要乱
来哟！”还没说完哩，邬日苟挥起的
扁担便猛然打将过来。

“邬树龙，我打死你！”邬树龙
躲避不及，右眼角挨了一扁担，顿
时鲜血直流。

于是众人乱作一团，赶紧帮邬
树龙敷草药止住了血，叫了部摩托
车送其去医院包扎伤口。

邬日苟见打伤了人，知情不
妙，在慌乱中溜之大吉。

上午10时许，范家鸿副镇长的
办公室响起了一阵清脆的电话铃
声，刚拿起话筒，便听到里面传来
急促的呼喊声，是国土所劳燕飞所
长从征地现场打来的告急电话，楝
花村发生了一起因铁路建设征地
引起的打人流血事件。

有人将邬树龙打了，伤了眼
睛，血流满面，弄不好会出人命；情
况危急，请求镇政府领导马上前来
救援。

听到这一突然消息，范家鸿副
镇长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铁路建设是国家重点工程，能
争取到铁路干线从本地区经过是
因为照顾革命老区建设，铁路沿
线征地是当前本镇重中之重的
首要任务，身为副镇长，自知肩
上的担子有多重；而且，自己刚
刚从国土所长的位置上提升为
副镇长，前天召开的镇党委扩大
会议上刚刚宣布，今天是正式上
任的第二天。

县工业局局长兼县支援铁路
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何志凡曾
前来协商过多次。说，铁路施工
工期紧迫，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
在正线施工之前，必须征用一些
临时用地以便作为驻扎施工队
营地，安顿施工人员、建筑简易
工棚。

为了此事，铁路建设指挥部的
李指挥已来催促了好几趟了。

偏偏在这骨节眼上，又出了这
么一桩麻烦事，这不是忙中添乱
嘛，如果因为征地出了人命，又无
法按时完成征地任务，他这个副镇
长还怎么做下去啊！

想到这里，范家鸿副镇长不
由满头大汗，头皮发麻，越想越
怕。于是，他忙吩咐劳燕飞所长
要尽量平息事件，防止事态继续
恶化，他马上就到；然后急速直奔
派出所，叫上俩民警一同前往，直
奔现场。

不多时，范家鸿副镇长带着派
出所的人到了。

在询问了具体情况后，他马上
宣布：铁路征地是国家重点建设
项目，应无条件让铁路局的施工
队进场安营扎寨。既然是选定了
这个地方的位置，任何人不能阻
挠，谁敢再造事生非的，决不客
气；邬日苟无理取闹，阻止国家建
设，打伤了人又逃离现场，一定要
找到他让他到派出所自首，要赔
偿医药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会
议，继续了解征地有关情况。并
由劳所长带领征地工作队员开展
征地调查丈量工作，核定补偿额
后，马上将征地款拨付兑现，以保
证铁路建设尽快施工。

（四）
村民代表会是在楝花村管理

区办事处的会议室召开的。
当事人邬树龙因伤入院、伍仟

妹陪同前往，均未到场。
会上，大家都证明邬树龙耕种

的茶山是其祖宗山，那几间屋也是
其自己所建。得到征地补偿名正
言顺，应无异议。

但邬日苟的父亲邬荣昌却不
同意。他认为，茶园是他当年带领
生产队的社员开荒种植的，理应由
村集体来承领补偿，土地是集体所
有，不能由个人独占。再者，近两
年，他的两个儿子邬日苟、邬飞年
又在此经营承包过爆竹加工厂，他
们与邬树龙之间有房屋买卖事实，
征地补偿理当归他们所有。一时
双方观点相持不下。

主持会议的范家鸿副镇长与
劳所长耳语了一番之后说，由于
当事人未能到场，今天的会议无
法结论。但肯定一条，办事要讲
法律依据，以事实说话，要有此茶
园或山林权属的证明，祖上的也
好，集体的也好，凭口头说的都无
效；房屋虽说是邬树龙所建，但如
与他人发生了买卖关系，那就另
当别论。

经 范 家 鸿 副 镇 长 这 样 一 定
性 ，事 情 就 对 邬 树 龙 非 常 不
利 ，众 人 也 疑 惑 了 ，谁 能 证 明
这山地就是他家的？谁又知道

邬树龙究竟有没有将房屋卖给
别人呢？

许久，会场里无人出声，静悄
悄的。而此时的邬荣昌却在一旁
露出一丝狡黠的阴笑，在喜滋滋地
抽着香烟。

这时，一直蹲在会场后面角
落里的一位年轻姑娘站了起来，
红了一阵脸，左手叉着腰说话了。

她说：“待我来讲两句公道
话。我叫黄玫瑰，本来这事不关
我事，但我在这听了半天，实在
过 意 不 去 ，因 为 有 些 人 不 是 凭
良 心 讲 话 ，不 尊 重 事 实 ，有 贪
心，想欺负人，恃强凌弱。如果
可 以 通 过 打 人 、强 行 霸 占 的 手
段 来 得 到 别 人 的 财 产 的 话 ，那
这 世 道 就 不 公 平 ，这 楝 花 村 就
会不得安宁。”

黄玫瑰这话一出，会场气氛顿
时紧张起来，人们又开始议论纷
纷，确实佩服她的一身正气。但又
替她捏着一把汗，她说的这番话，
明摆着就是冲着邬荣昌来的嘛，试
想这老狐狸是何等人，能随便得罪
的吗？

果然不出所料，邬荣昌被激怒
了，“呼”地站了起来，手指黄玫瑰，
说：“妹仔人，讲话太无分寸。谁
霸占别人财产了？你知什么啦？
不关你事你就别理那么多闲事，
难道你能帮邬树龙拿出证据来？
土改证、山林证、房产证 ，你有
吗？真是！”

这边，黄玫瑰也毫不示弱：
“你这个老狐狸，不要高兴得太
早，你做梦呢，走着瞧吧！”说罢一
甩手便走了。

由于争论太大，只得散会。
范家鸿副镇长的意见是由双

方提供证据，继续调查处理。但
调查工作不影响征地及铁路施
工，任何人不得借故阻挠，否则，严
肃处理。

这边刚刚散会，那边的铁路施
工工程队的一班人马，便大张旗
鼓地在邬树龙的茶山里安营扎寨
下来，并进入了紧张的前期施工
工作。

后来，经过调查核实，邬树
龙果然顺利地得到了征地补偿，
受伤住院的医药费也由邬日苟
付出。

（五）
征地后，邬树龙马上鸟枪换

炮，将拖拉机卖了，买来一部旧解
放牌卡车，日夜忙着帮铁路施工队
运沙运石料，据说收入很是丰厚，
村里人都说邬树龙这回可是行大
运了。

指挥部的李指挥为照顾邬树
龙，还叫伍仟妹到施工队帮着做
饭，管理着几十人的伙食。

都说众口难调，外地来的工程
队员都喜欢吃辣味，伍仟妹便学着
做起辣味的菜色来，吃得那些人餐
餐都说好吃，也可能是大美人做
饭，秀色可餐，不香也香吧。加上
仟妹人开朗，不时与那些单身汉子
调笑一番，更加其乐融融。

从此，夫妇二人的生活可是乐
不可支，可叫村里人羡慕死了。

可是，伍仟妹发现，她与邬
树龙的美满姻缘在这时却悄悄
地出现了裂缝，且还走到了危险
的边缘。

她也心里明白，事情缘起于邬
树龙的征地补偿。

（六）
说来，黄玫瑰也有一段不幸的

婚姻。几年前，经人介绍，她与同
村邻屋的练亚混结了婚。但结婚
不到一年，练亚混便外出打工，之
后，一直杳无音信。据说，因犯罪
进了监狱；也有的说，他在外面有
了新的相好，随那女的去了湖北乡
下，后来失踪了。反正，黄玫瑰就
结婚不像结婚、嫁人又不像嫁人，
只好守在娘家母亲身边，过着寂寞
的单身生活。

邬树龙能顺利得到一大笔征
地款，还是多亏了黄玫瑰的侠义
相助。

在征地的时候，邬荣昌口口声
声断定邬树龙没有权属证明，所
以敢这样欺负人；而范家鸿副镇
长也讲到要双方提供证据，如实
调查处理。

看 得 出 来 ，证 据 是 首 要 的
条件。

而黄玫瑰就听出了言外之意。
为了镇一镇邬荣昌的嚣张气

焰，她很快就找到了邬树龙，告诉
他所面临着的处境。

“假如你拿不出证据，不能证
明那茶园山是你家所有，那么很有
可能，征地款就会落入邬荣昌之
手；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听罢，邬树龙一时束手无策：
“我哪里有办法？”

但，他没想到，黄玫瑰竟能这
样理直气壮地帮助他，而不惜得罪
了邬荣昌；而同时又很庆幸，在这
个时候能有一个侠义相助的人来

帮助他。
于是，便回家翻箱倒柜寻出了

一份发黄的土改证，还将房屋出租
给邬日苟的协议书都一并交给黄
玫瑰。黄玫瑰一看，说，有了这两
样东西还怕什么？我去找找镇上
的熟人，看能否帮上忙。

说完便走了。
黄玫瑰之所以会仗义执言，挺

力帮助邬树龙，也是出于回报邬树
龙对她家的无私帮助。

黄玫瑰从小没了父亲，与母
亲相依为命，分了单干之后，家
中一年四季落耕落种驶牛犁耙
田的活，总会叫邬树龙帮着干。
邬树龙有了拖拉机之后，更是随
叫随到。

有一次，她母亲纪嫚叔婆病
了，风雨交加的夜晚，是邬树龙开
着拖拉机将其送到镇医院去治疗，
还帮她付了医药费。母亲常说邬
树龙是她家的恩人。

这次，她母亲知道邬荣昌想强
占邬树龙的征地补偿时，也很气
愤，极力支持黄玫瑰去为邬树龙讨
回公道。于是，黄玫瑰就去找到一
位在镇政府工作的远房亲戚，叫他
出面帮帮忙。后来，镇政府能实事
求是地依法补偿邬树龙，就是黄玫
瑰努力的结果。有一次，劳所长亲
口告诉邬树龙：“要不是黄玫瑰呀，
嗨！还真难说哩……”

也许是出于感激，也许是佩
服黄玫瑰的为人，从此以后，邬
树龙在心底里便对黄玫瑰有了
好感。

邬树龙整日里忙着为施工队
跑运输，每个施工地段的沙石款都
没时间去结算，便叫黄玫瑰帮着记
数结账。

有一天下午，黄玫瑰去镇上储
蓄所存款时，还未到门口，在拐弯
转角的地方，身上的挎包突然被歹
徒抢走了。包里有五万多元钱哪，
她便冲上去与歹徒争夺，当时被砍
伤了手臂，鲜血直流；右脚也崴了，
走不了路。多亏好心的路人将她
送进了医院。

自此，一连半个多月，邬树
龙早晚都陪在黄玫瑰的身边，嘘
寒问暖 ，忙前忙后 ，悉心照顾 。
这使黄玫瑰非常感动，渐渐地对
邬树龙产生了爱慕之情。特别
是近几日，黄玫瑰手上的外伤明
显已经好了许多，可是脚伤还是
不见好转。俗话说，伤筋动骨一
百天。好在邬树龙每天晚上坚
持为她换药按摩，伤痛也在一天
天减轻。

当邬树龙的手触摸到黄玫瑰
的肌肤上，轻轻地揉着的时候，黄
玫瑰的脸上微微泛出幸福的满足
的笑容。而黄玫瑰也是个已结过
婚的女人，知道男人在这种场合
下的尴尬。可是女人的本能又驱
使她渴望得到对方的爱抚。试
想，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碰到一
个知冷知热的男人，怎么会无动
于衷呢？

就这样日久生情，二人坠入情
网不可自拔。以至黄玫瑰出院之
后，两人竟出入成双，形影不离。
后来，终于东窗事发。

（七）
伍仟妹看不惯邬树龙喜新厌

旧另寻新欢，便将心思告诉其母
亲。

伍仟妹的母亲是很爱钱的，伍
仟妹成为“特价姑娘”，迟迟未嫁，
而后肯将女儿下嫁光棍邬树龙，都
是因为她看中一个“钱”字。自从
女儿嫁了邬树龙之后，她便把伍仟
妹当作摇钱树。

这几年，凭着女婿的帮衬，她
家不断改善生活，还建起了新房。
如今听说邬树龙要变心，这还得
了！于是，其母又将事情投诉到邬
荣昌那里，在村中引发了一场轩然
大波。

邬荣昌是什么人？邬荣昌是
村中说一不二的人！

早年，他凭着自已能说会道，
能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倒背如
流，口若悬河，在街坊邻居中解读
报纸新闻，而赢得众人好感。并能
焖得一手好狗肉，经常请当时的大
队党支书吃饭喝酒。而他也凭党
支书一句话，当上了当时的大队革
委会主任，后来叫大队长。改革开
放之后，实行民主选举时，他便落
选回家了。

他如今虽无权，但在村中仍很
霸道，也很专制；动不动以村中长
老、族中头人自居，什么事都想说
了算。

看 到 邬 树 龙 在 征 地 中 发 财
了，他心里很不舒服。开始说茶
园是集体的，是他当年带领社员
们开荒种茶的；看到邬树龙建起
的房子也要征收，便说房子是他
两个儿子买过来经营过爆竹加
工厂的，应该补偿他家。不料，
当他正在打着如意算盘、做着发
财美梦的时候，却在半路杀出个

“程咬金”来。黄玫瑰竟不声不

响地便帮邬树龙将征地补偿搞
到手。

据说理由很充分，邬树龙有山
林证，并在那里生产、生活过，建有
房屋，管理过茶园。集体土地丢荒
三年之后谁耕种谁收益。更为糟
糕的是，他两个儿子与邬树龙签的
是出租合同，并非买卖合同。确实
是别人财产，贪不到半点便宜，还
留下一个贪财的坏名声。一想到
此，邬荣昌便气不打一处出。

如今，伍仟妹母亲主动投诉到
他这里，刚好正中下怀。而他正好
可以一箭双雕，一报前仇。

于是，一天下午，邬荣昌便叫
他儿子邬日苟、邬飞年纠集了村
中一帮人，对黄玫瑰进行惩罚。
他们把黄玫瑰装进猪笼，一路翻
滚挪动至祖屋门口门坪下，抬至
塘水中浸水，旋即又抬上来；放开
猪笼，用绳子捆了，绑在树桩上，
叫其反省。村中看热闹的人久久
不愿离去，认为黄玫瑰做了丢人
的事，有夫之妇勾引有妇之夫，极
不光彩。

至傍晚，邬树龙回来发现后，
一声怒吼，拨开围观人群，把黄玫
瑰身上的绳子解了。不料，刚解脱
绳索，黄玫瑰便一头扎进水塘里，
吓得邬树龙也跟着跳下去，从水塘
中将其心中的美人捞起。那场面，
那情境，真真叫人惊叹！这可是真
实版的英雄救美啊！

一场闹剧过后，邬荣昌仍觉不
够解恨。不久之后，他又撺掇伍仟
妹与邬树龙离了婚，远嫁他乡。
想不到，邬树龙与伍仟妹，一个孤
儿单身汉与一个“天价姑娘”的一
场奇遇婚姻，经过一番创业奋斗
之后，终未能共享富贵而各奔西
东。当中谁对谁错，谁又能说得
清楚！

（八）
邬树龙与伍仟妹离婚后，便堂

而皇之与黄玫瑰同居了。但同居
后的生活并不如意，后来黄玫瑰病
了一场，只好在家卧床休息。

邬树龙那些建在茶园边上的
房屋，自铁路施工队撤走后，又被
邬日苟、邬飞年兄弟重新作为加工
厂场地。

伍仟妹离婚后，与工程队的一
位电工结了婚。

但也好景不长，她的老公在一
次施工中不幸触电身亡，因被认为
违反操作规程，不作工伤处理，家
属也得不到照顾，伍仟妹无工可
做，便回到夫家乡下艰难度日。

偶尔也会回来娘家走走，但每
每看到邬树龙时，便会禁不住心生
辛酸和怨恨。

想想，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
说离就离了；当初他打光棍时，有
谁理他；后来由于他死皮赖脸地
向她求婚，迫于无奈才跟他结的
婚，结婚后，二人共同创业，那是
多么幸福的时光；如今竟已一去
不复返了。

痛苦，痛苦，千万种痛苦，积压
在她的心头。而今屡受打击的她，
最后还是经不住剌激，精神崩溃，
终于疯了。

有一天,她竟然跑到邬树龙的
家中操起一把乡下人剪番薯藤苗
用的大铡刀，冲天挥舞，破口大骂：

“邬树龙！你个挨千刀的，斩头鬼，
害得我好惨啊，今日不把你搞死，
难解我仇恨哪！”

此时，卧病在床的黄玫瑰闻听
伍仟妹疯疯癫癫寻仇来了,知道大
事不妙，连忙强撑着身体爬起身走
下床来。

步出门口,看到伍仟妹手里
拿着刀，口中狂言，举止狂癫，心
中大惊。

现时屋中无其他人，若被她砍
着人怎么办？于是便上前去欲夺
其手中刀，不料争夺扭打中，由于
体力不支，一下摔倒在天井中，脑
袋撞在一块磨刀石上，顿时碰得头
破血流。

黄玫瑰本来身体虚弱，怎敌得
过一个身强力壮的疯子呢？又
怎经得起这般折磨呢？早已急
痛攻心，昏迷过去。好在旁人闻
讯及时赶到，将她扶起，送往医
院抢救。

而伍仟妹看到黄玫瑰倒下了，
却以为邬树龙被她砍死了，把刀一
扔，冲出大门一路狂奔，仰天大笑，
大喊：“哈，邬树龙死了，天报应
哪！哈哈……”

踉踉跄跄中，疯癫的伍仟妹
冲出村口，然后误打误撞，冲向
了邬日苟的爆竹加工厂，恰好在
这一时刻，加工厂发生了爆炸，
将 伍 仟 妹炸得血肉横飞。事故
中，火药加工厂被炸得面目全非，
邬日苟和邬飞年兄弟俩好在逃离
得快，差点就搭上了老命，一命归
西。为了转移众人视线，邬荣昌
父子仨一再坚持说是伍仟妹引起
的火灾，才发生了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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